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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的形与神 

李雪 查洪德
1
 

【摘 要】：元代出现了一批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章，这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带给传记文学多

方面的新变，使之展现出新的形与神。形，是可见的，可理解为形象性，如文章选材之独特，适应独特内容的传记

写作手法之引入，描写的异域风情与色目人特异的形象与性格。神，指可感的，即文章中体现的精神，包括多元文

化的彰显，新的文章风貌神韵，破体求新的文学追求，以及多族士人文化认同中体现的大元气象等。这是中国传记

文学史上独具价值又长期被忽视的部分，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元代传记 多元文化 异域风貌 

元代出现了一批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这部分文章，从内容到风格，以及体现的文学与文化精神，都是元代文学中特别

值得关注的部分。20世纪 40年代，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元代部分说：“独吾诵元人诗文集，其中碑传所志勋臣元僚，克城数

十百，莫非我汉族暴霜露、斩荆棘之所垦辟以世世长子孙者也。杀贼几百万，莫非我汉族同仇敌忾之为国干城者也。”他抨击这

些碑传的作者：“誉凶人以为元勋，侈屠僇以张德威，执简以书，非异人任。”1 他的态度，今人已不认同，但他很早就特别关

注了这部分文章，说明他有敏锐的学术眼光。这是元代文学中特别值得研究的部分。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元代文学家撰写的色目

人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墓碣、墓表等，以往归为史传，本文从文学视角审视，这部分文章是中国文学史上很独特的部分，它

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奇异色彩，并带来了传记文学的一系列新变。 

一、异域记述带来的破程式书写 

唐代韩愈的碑传文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到宋代已形成基本写作模式，经元代潘昂霄《金石例》的总结概括而为一般作者所遵

循。元代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也同样遵循此模式。但由于色目人来自西域，具有与汉人不同的族群归属、成长经历、思想观

念，所以以他们为传主的传记文又在具体内容上呈现出独有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族属起源的奇异叙事，色目人物特

有的归附史事，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异域特性。这些独特内容的写入，突破了原有的史传写作模式，使这部分文章从内容到笔

法都呈现出新的风貌。 

（一）族属起源的奇异叙事 

传记文的一般写法是在文章开头讲述传主的家世族望，很多汉族人物传记文在记述传主家世时，往往会攀附大族，追述历史

名人为远祖，这已然成了一种常用的路数。色目人的传记文同样遵循这样的“套路”，但在模式化叙事中却注入神奇色彩。 

在色目人传记文中，关于族属起源最常见的写法是简单记录其家族所属族群。如李益立山祖先是沙陀贵种：“其先系沙陁贵

种，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2高唐忠献王

阔里吉思“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
3
。孟速思为“别失八里人，世出畏吾儿族”

4
。大乘都的

曾祖秦国公伯益赫是国中贵臣：“别石拔里人也。世令德，为有国中贵臣。”5伯德那为“西域班勒纥人，世为大家，本俗以族

显”6。亦辇真为“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7。燕只不花为“辉和尔氏，居哈喇和卓，为北庭大族”8。赵世延祖上为“雍

                                                        
1作者简介：李雪，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天津300071）;查洪德，南开大学杰出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天

津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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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云中世族”9。阿塔海牙为“畏吾尔氏，世为高昌望族。祖玉龙阿思兰都大，都大，华言巨室也”10。康里回回“世为康里

部大人族”11。由此可见，这些色目人的祖先或为贵臣，或为首领，或为部族大家，总之，都拥有显赫的家世。这种对族属起源

的叙事，一方面因循了汉人传记文攀附大族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展示了色目人所特有的与汉人大为殊异的族群归属情境。 

欧阳玄撰写的《高昌偰氏家传》详细地追溯了偰氏的族源：“高昌者，今哈剌和绰也。和绰本汉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

音近绰，遂为和绰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伟兀称高昌，地则高昌，人则回鹘也。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

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也。暾欲谷子孙既世为伟兀贵臣，因为伟

兀人。又尝从其主居偰辇河上，子孙宗暾欲谷为始祖，因以偰为氏焉，以河名也。”12将偰氏的先祖追溯到唐代，展示高昌偰氏

自唐以来便是高门大族，同时梳理了高昌偰氏的起源发展。 

但很多色目人物传记的族源不是史的追述而是富有神奇色彩的虚构传说。虞集为帖睦儿补化家族撰写的《高昌王世勋碑》，

叙述高昌王世家的来历，追溯其族源：“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

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

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13这便是高昌王家族之来历，祖先由树而生，类似于中原地区的远古神话传说。 

（二）特有的归附史事 

归附史事是色目人物传记特有的内容，从文章写作视角看，也是不同于传统传记之处。13 世纪初，蒙古军队以破竹之势横

扫欧亚大陆，在蒙古军队西征东讨南伐的进程中，色目人率先归附，在他们的传记文中记述了各族群的归附史事，多具有故事

性。 

汪古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审天命之攸归，决议归顺太祖（成吉思汗）：“太祖圣武皇帝起朔方，并吞诸部。有国西北曰带阳

罕者，遣使卓忽难来谓忠武（即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汝能为吾右臂，朔方不难定也。’忠武素料太

祖智勇，终成大事，决意归之。部众或有异议，忠武不从，即遣麾下将秃里必答思，赍酒六榼，送卓忽难于太祖，告以带阳之

谋。……上诏忠武：‘异日吾有天下，奚汝之报？天实监之。’且约同征带阳，会于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带阳，天兵下中

原，忠武为向导，南出界垣。”14作者阎复并没有直接写汪古对蒙元王朝的贡献，而是先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积极响应成吉思汗

的统一大业，力排众议，向成吉思汗送达乃蛮部欲起兵的消息写起，使我们看到阿剌兀思剔吉忽里选择归附的审时度势、远见卓

识。 

康里部的归附更具故事性。一位母亲带领两孤子投奔太宗：“康里，古高车国也。我太祖皇帝亲征而略其地。其国之近属有

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臧密古麻里氏，贤而有识，以二子置褚中，负以橐驼而来朝，则太祖已宾天，乃以二子献于太宗

曰：‘此吾国之遗胤也，不可为人所得而辱于奴隶，敢以来归，幸它日为天子使。’上怜而抚育之。”15没有英雄事迹，没有首

领率领，而是一位刚毅果敢的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将两孤子放在口袋里，负以橐驼而来归。这是一则英雄母亲的故

事，她决定的是一个部族的命运。 

有的归附故事则具有戏剧性情节。高昌偰氏仳理伽帖穆尔在本国受到冤屈，不能自白，于是归附蒙古：“仳俚伽生而敏慧，

年十六袭国相、答剌罕。时西契丹方强，威制高昌，命太师僧少监来临其国，恣睢用权，奢淫自奉。王患之，谋于仳俚伽，曰：

‘计将安出？’仳俚伽对曰：‘能杀少监，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

楼下。以功加号仳俚杰忽底，进授明别吉，妻号赫思迭林。子第以暾欲谷之后，世为其国大臣，号之曰设，又曰沙尔，犹汉言戚

畹也。未几，左右有疾其功者，谮于王曰：‘少监珥珠，先王宝也，仳俚伽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宝甚急，仳俚伽度

无以自明，乃亡附国朝。”16这里建构了一则失意英雄出走故国归附蒙古的故事。仳理伽帖穆尔有勇有谋，先是在高昌与契丹的

征战中献计杀少监，在少监避兵于楼时，又能升楼斩之，掷首楼下，立下大功。无奈遭人嫉妒，受到陷害，无以自明，于是归附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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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目人归附蒙元，原因不同，方式各异，这些后来成为元朝能臣强将的各族群的归附史事，由传记文作者打破固有写作模式，

构思、建构、书写，将相关故事呈现于传记文中。 

（三）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异域特性 

外貌等形象描写非碑传文的常规内容，但色目人来自西域，其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往往被传记作者着意表现。与汉人传记相

比，也具有其独特性。 

在色目人传记文中，色目人的外形大多身材魁梧，有些蓄有胡须，骑射、膂力、拳术和行军布阵的谋略是颇受看重的才能。

如赵世延的祖父按扎尔“智略沈雄，弓马绝世。未冠，材器已显。攻城略地，所向无前”
17
。马庆祥“姿貌魁杰，以志气自负，

善骑射而知书，凡诸国语言文字，靡所不通”18。撒吉思“风仪魁岸，识度宏廓，莅事宽猛适宜”19。贯云石“公生，神采迥异。

年十二三，膂力绝人，善骑射，工马槊”20。速哥察儿“体貌魁伟，器识英迈。少亲行伍，长益精练。器甲坚整，驰骤劲锐，应

变赴急，奋不顾身”21。哈珊“长身美须髯，辨给而明于事物，沈谋有威，知本国文字，兼长骑射”22。月鲁哥“美髯长身，风度

高凛，都人望之，固已畏爱之矣”23。这些传记文在描绘色目人的外貌特点与性格优长时，虽然用词不同、角度各异，但主要特

征是类似的——形貌、个性不同于中原人。 

叙述传主的成长经历是传记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已经形成的固有模式中，传主多少而聪敏、长而俊迈，但也有不同于中

原人的特质，勇武是其种族特长。然而居于中原，他们也改变气质，随俗而化，转而习文，学圣人之道。迈里古思“自幼有奇气，

善击搏技，既而自悔曰：‘伎勇有敌，圣贤之学无敌也。’遂从师，通《诗》《易》二经，以《诗》登进士第”24。很多色目人自

小便是文武双全。色目人比蒙古人有更高的文化水准，并受到蒙古的信赖，先于中原士人成为蒙古政权的有力支持者，使他们在

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其中特别优秀者在成长经历中与帝王有诸多联系。马月忽乃“年少辞容端敬，宪宗嘉赏之，命赞卜只儿

断事官事”25。孟速思“幼负奇质，年十五，尽通本国书。太祖闻其名，征至阙下，一见大悦，曰：‘此儿目中有火，他日可大

用。’”26安藏“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倶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

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27。亦纳脱脱“少从其兄斡秃蛮猎于燕南，斡秃蛮使献所获。世祖皇帝见其骨气沈雄，步履

庄重，即命入宿卫”28。色目人在元代地位高、受优待，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除了天赋异禀外，自幼就能与皇帝接触并受赏识也

是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其传记文内容独特的一个方面。 

在元代，由于色目人的特殊境遇，他们的异域特色在传记文中被书写、被记忆，造就了传记文内容的独特性。到了明初，一

部分色目人远走西北，离开中土，一部分色目人融入汉人，便少有这样的传记文出现。这些赋有异域特色的书写内容蕴含着丰富

多元的文化，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元代色目人传记文的独有价值。 

二、多样化手法之引入 

早期的史学著述，如《左传》《史记》等，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今人称之为史传文学。随着史著征信意识的增强，虚构与

想象成分渐少。唐代韩愈树立的碑传类文章典范，主要记述传主的生平、履历、德业，以及家世与子孙情况，更少虚构与想象。

元代色目人传记则明显不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家世与生平往往富有传奇色彩。适应其写作需要，多种写作手法被作者拿

来运用，于是色目人物传记在文化精神上也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一）虚构故事的融入 

受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影响，色目人多相信神灵的存在，相信人死而灵魂不灭，信奉万物有灵。基于这种信仰，他们书写的传

记文中融入了很多有关鬼神、灵异动物的异事，具有明显的虚构性。以陆文圭为燕只不花撰写的《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墓志铭》为例，燕只不花曾督建大都城，出巡临漳等地，官至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广东道宣慰使、副元帅。为官之时，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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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贼，访民疾苦，除害兴利。这篇墓志铭记载了他逝世时的情形： 

一日感微疾，起居笑语如常，顾左右索酒，举觞一饮而釂曰：“善藏之，明当复饮。”翼日，扶坐榻上，呼长幼来前，再釂

一觞，遍酌以赐，如叙诀状。使人侦视谯楼漏刻，日仄未，曰：“吾可以行矣。”颜色不变，翛然而逝，延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也。

是日，命圉人驭所乘马戒驺从，若将出者，家人疑之。已而，市人欢曰：“吾见公由城西门去矣。”呜呼异哉！29 

燕只不花似有预感，面对死亡从容不迫，对家中长幼一一安排后事，此事已见奇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去世前命人准

备马匹，逝后市人看到他由城西门离去，更增加了传奇色彩。色目人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在这里体现出来。生前丰功伟业，死

后翩然而去，这个小故事的加入让燕只不花的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一代功臣形象更显神异。 

高昌偰氏，世代为高昌贵族，蒙元时期归附成吉思汗，居于中原后汉文化成就颇高，一门九进士，有“三节六桂”的美誉。

欧阳玄为其家族撰写的《高昌偰氏家传》，在追溯其远祖时记载了偰文质五世祖克直普尔驱水寐的故事： 

初，兵出阿忽尔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国俗以为水寐。占者曰：“祷之，必有应。”公以裳盛水，祝曰：“愿子子孙

孙勤劳王家，其炽如火，其续如绳，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讫，以水洒河，河水湍流如初。
30
 

他的祈祷能有如此驱寐神力，说明他是一位非凡人物。欧阳玄接着又写道： 

尝盛暑袒跣卧大树下，鸮鸣树上，心恶之，揽衣起。且靴，鸮下爪靴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堕地，赖鸮免于螫，戒世世

子孙勿杀鸮。31 

因鸮的再三提醒而免于难，是鸮的护卫还是冥冥中神的护卫？这样的神异故事增加了传记的神奇色彩，也神化了传主，他是

一位超凡的奇人，所以，他的后代才英杰辈出。如此，为高昌偰氏的家族历史罩上了神异的光环。 

亦璘真，畏吾儿人，字仲宏，曾任义乌达鲁花赤，“敏而练，明而察，劳而无倦，仁恕而有容”32。胡助《达鲁花赤亦璘真

儒林公去思碑铭》记录了传主亦璘真祈雨灭火之事： 

盛夏亢旱，原田告病。公斋戒，遍祷神祠不应，则露跣稽首以吁天，七昼夜不辍，雨乃时降。火起市中，势炽甚，莫知所措。

公直火所向，衔哀祷之，解衣投火中，火乃扑灭。33 

简短的一段文字包含了两件事：一则传主亦璘真伤身祈雨，诚意感动上天，雨也随之降下；二则灭火，胡助用一连串的动作

——直、祷、解、投、灭，将此事交代清楚，寥寥数语便可以看出传主的机智勇敢、舍己为民，火势猛烈，却被亦璘真仅以衣物

扑灭，诚心之下如得神助。 

这些故事，无论是神显灵，还是鬼作祟，都是在色目人信奉神灵实有、万物有灵、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下产生的，在现在

看来，充满虚构性与神秘性，作传者在传记中插入这些故事，充满传奇意味。神异，是色目人物传记营造的效果之一。 

（二）梦境之虚拟 

在色目人物传记中出现了很多梦境描写，其中的梦境或具有指示、提供线索的作用，或包含着去世之人未完成的心愿，或可

以治愈疾病。 

丁鹤年是元代著名诗人，“其祖入中夏，世为显官”，父亲殁而葬武昌，由于兵祸，父墓尝被发掘，母亲也在兵乱之时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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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落荒废，父老沦丧，不知母亲葬于何处，丁鹤年遍询幸存之人，无人知晓。绝望中，从梦境得到启示： 

惟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旬浃有报，拜至七日，夜梦母氏出高堂中，鹤年遽牵母衣恸哭，以恸即寤。晨起，邻老杨重

者至，云吾昨夜梦子之母氏堂宇间，自内出以酒肉见赐，与三人同食饮，内一人不御也。鹤年以梦母氏与邻老同，所梦堂宇皆在

旧业之西又同，因具畚锸偕往，徘徊顾视，见平陆上有陷下者，鹤年意谓吾闻母葬时无棺椁，下辏土砖，上覆败舟板，人与板腐

尽乃尔，兹迨可启而观欤？遂陈肉酒以祭，祭毕，剔其土，骨果见。板仅有松节，土砖亦具，良在是矣。34 

这是乌斯道《丁孝子传》的记载。作者将梦境描写得十分详细，就像实有发生一样。感梦也是精诚所至。 

姚燧为李恒写的《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其中的梦境情节神秘而离奇。李恒伐

南宋，征交趾，英勇作战，年仅五十薨思明州。他死后仍不忘其亲，于是托梦给太夫人： 

公（即李恒）则再见梦太夫人（李恒之母）曰：“儿今死战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梦如是，岂诚然耶？”夫人（李

恒之妻）始情告，曰：“妇恐无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哭服丧。呜呼，死而精魄犹惓惓其亲，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35
 

李恒战死沙场，其妻为不使婆婆忧思伤心，没有将实情告知。而李恒身死，精魂依然眷恋母亲，再见于梦。梦中李恒之语透

露着不舍，太夫人之语表达着悲痛，母子情深令人感动。与之类似的梦境还有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中合剌普华于逝去之夕托

梦给夫人： 

（合剌普华）曰：“广寇之乱，吾死矣。”言已，乘云而升，夭矫如龙，径西北而去。知事镏闰、张德亦梦城门有金榜，合

剌普华衣金甲指麾其中，谓曰：“吾今治此，烦若二人为功曹。”翌日凶讣至，俄而闰、德相继死。时群寇未息，官军追捕，邦

人往往见其乘骓督战，或闻空中隐隐金鼓声，咸惊异以为神，绘像祠之。36 

合剌普华，高昌偰氏，偰文质之父，在蒙元南伐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上面简短的一段文字涵盖了四件异事：其一，合

剌普华托梦告诉夫人自己去世的消息，而后乘云而去；其二，镏闰、张德梦合剌普华之魂招二人共同为官；其三，镏闰、张德二

人相继随合剌普华逝去；其四，在合剌普华去世之后，邦人见他乘马督战，甚至有人还能听到金鼓之声。四件事，件件神奇，融

合了梦境、鬼魂和当时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忠臣良将，盛年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扼腕痛惜，于是作者使其在逝世后灵魂仍

得以征战沙场，统帅一方。 

在元代的人物传记中，还有一些梦境情节是写生病之人，或因子孙孝心感召，或因自己的德行感天动地，一梦便病愈，这种

现象无从解释。如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的阿尼哥“忽病。中使宣问踵至，而病益甚。乃梦游钧天帝所，下憩居庸之巅，

四天女馈以食，食已，曰：‘公可归矣。’既寤，沉痾顿失”37。这些故事虽然梦境各有不同，但是情节却大同小异，在德行的

感召之下，病人或其亲人梦神异之人、神奇之事，醒来病愈。 

在古代，占梦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天子那里会成为“授命之符”，于大臣可能会成为一种精神武器，于普通人而言更多

时候起到的是一种指示与预示作用，作传者将千奇百怪的梦境写入传记，塑造了传主的高大形象，这些梦境被描述得曲折离奇而

具有戏剧性，增加了色目人传记的传奇色彩和文学性。 

（三）“悬想”细节 

钱钟书在《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中曾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

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38
在历代史传文献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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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写时有所见，特别是一些细节描写，确有出自史家“悬想”者。一些色目人物传记中的事迹写得丰富而传神，细节描写细致

入微。 

黄溍在《广东道都转运盐使赠推诚守忠全节功臣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高昌郡公谥忠愍合剌普华

公神道碑》一文中，记载了合剌普华英勇战死之事：“会朝廷有事占城，属公出护饷道。行次惠之博罗，值剧贼欧钟横截石湾，

据其阨塞，势猖獗甚。公慨然语其众曰：‘馈重事，苟有退缩，必误军需。’即身先士卒，力战矢尽，而马被数创，犹徒步搏贼，

格杀数十人，竟以众寡不敌见执。贼欲生之，使为主帅，公骂曰：‘吾天子贵臣，出将使指，宁能从汝蛮贼反耶？’贼知不可屈，

公遂遇害。”39两处语言描写彰显其不畏艰难，身先士卒，将生死置之度外，“力战矢尽”，“马被数创，犹徒步搏贼”，细节

描写寥寥数笔，将战争场面推向了高潮。这段记述主要是写合剌普华忠心为国，不屈而死。作传者设置情节，增加细节，更显合

剌普华的英雄形象。 

创兀儿（土土哈之子，亦封句容郡王），多次平定诸王叛乱，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大德元年（1297），“帅师逾金山，攻八

邻之地。八邻之南，有大河，曰答鲁忽，其将帖良台阻水而军，伐木栅岸以自庇。士皆下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军矢不能及，

马不可进。王即命吹铜角，举军大呼，声振林野。坐士不知所为，争起就马。王麾军毕渡，涌水泊（拍）岸，木栅漂散，因奋师

驰击，五十里而后止。尽得其人马庐帐”
40
。在这场战役的描写中，作传者先写作战环境、敌军的作战策略，使创兀儿一方“矢

不能及，马不可进”。在如此情形之下，创兀儿计高一筹，使敌军自乱阵脚，不攻自破。大德五年（1301），“都哇之兵西至，

与大军相持于兀儿秃之地。王又独以其精锐驰入其阵，戈甲戛击，尘血飞溅，转旋三周，所杀不可胜计，而都哇之兵几尽。武皇

亲见之，曰：‘力战未有如此者。’”41战斗的激烈与残酷全靠细节描写显现。作传者虞集又用武宗的评价，侧面展现出创兀儿

在战场纵横驰骋、以一当十的英姿。虞集在对两次战争的描写中营造环境，渲染气氛，突出细节，又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

合，令创兀儿的英勇果敢、骁勇善战立于目前。 

星吉，河西人，至正十二年（1352）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此时红巾军四起，湖广地区已经陷落，江西被围，“贼巢据彭泽，

公欲攻之，而江州仓无一日粮，乃谕民输财赍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而自驻鄱阳口，扼江湖要冲，以图恢复。然乱已久，湖广

江浙多败，江西亦无援助者。转战六百余，所将兵日衰耗困疲，财粟亦且殚匮。或请去就食东南，图再举。公曰：‘吾受命守江

西，此江西地也，死则死此，去将何之？’”守土尽责，他已抱定必死之心。在危急之中，迎来决战时刻： 

九月二十日，贼知公兵食俱竭，帅大舶载苇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纵火夹攻。公麾兵殊死战，死且尽。从子伯不花将亲兵数

千人战，亦死。公犹坚坐大呼曰：“杀贼！杀贼！”俄而贼射公，中目，仆舟中。贼素识公名，不忍害，舆置密室中。明旦，少

苏，贼馈食，公卧叱去。或以刃胁公降，公骂曰：“狂贼，我国之大臣，恨不能杀尔，而为尔获，命也，何谓降为？”大骂不已。

贼终不敢害，环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而再拜曰：“臣力竭，不能报国，敢不死以辱命？”言毕而绝。
42
 

星吉率领将士殊死搏斗，浴血厮杀，叱咤沙场，明知大局已定，但仍怒吼两声鼓舞士气，场面十分激烈。面对威逼利诱，宁

死不屈，英勇无畏。对星吉这段事迹的记述如此生动，其中动人的情节、传神的细节，恐怕多出自合理的推想。 

在元代，很多色目人跟随蒙古军队南征北战，成为著名的军事将领，他们的事迹功勋也多在战场上，作传者为歌颂他们的英

勇事迹，设置情节，描摹场面，很多并非当时现场的记录，而是靠想象去填补。作传者为传主作传，其材料多来源于传主的亲人

朋友，作传者依托这些材料组织、建构，写成我们看到的传记文。传记文为纪念追思逝者而作，最终成文要为家属认可；从家属

的主观意愿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使被书写者的形象高大而完美；从客观情境而言，这些色目人信仰万物有灵，具有树神崇拜、动

物崇拜等观念，他们又是崇拜英雄的族群，一些在我们看来属虚构、夸张的事件，在他们看来是确信实有其事的。作传者在写作

中，在总体纪实的基础上穿插进虚构的传说，补充了合理推想的细节，增强了传记的传奇色彩与文学性。元代传记文也因此展示

出新的风貌神韵。 

三、色目人传记体现的文化精神与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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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汉地的色目人为其父祖立传，追述其族源历史，这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王德渊在《薛昂夫诗集序》中说道：

“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盖人之生世，封域不同，瓜瓞绵亘，而能氏不忘祖，孝也。

仕元朝明圣之代，蒙元朝水土之恩，名不忘国，忠也。读中夏模范之书，免马牛襟裾之诮，字不忘师，智也。惟孝与忠智，根本

立矣。”43 这段话是色目人群体的写照。他们不忘祖，追溯血缘出身是孝；不忘国，为建立大元一统而努力是忠；读中原之书，

传播中原文化是智。他们也和汉人一样，注重自己家族的历史，宣扬父祖功业，发扬家族传统，延续家族荣耀，应该说，这是色

目家族移居汉地，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 

色目人传记文的传主，有军事将领、各级官吏、文人雅士等，这几类人物身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在蒙古汉国时代，色目人主要是随蒙古人南征北战，多是军事将领。到了中期元世祖、成宗、武宗时期，更多的色目人投入

到元朝的治理中，他们用儒术、行汉法，在学习治理汉地的过程中，接触汉人，学习汉文化，文化造诣不断提升。这一时期作为

各级官吏与文人雅士的色目人开始增多。到了后期，色目人的日常不再是行军打仗，而是地方治理。随着居处汉地日久，频繁与

汉人交往，很多色目人成为与汉人无异的文人雅士，与汉族文人诗文唱酬、雅集、题跋书画、编书赠序等，交往频繁，关系密切。

这一时期作为文人雅士的色目人也最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元代色目人士人化的进程。44 

元代色目人传记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今天的读者可以从这一侧面认识元代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些传记还形象地展

示了西域各族融入蒙古帝国和元朝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与他族相处，接受中原文化洗礼而改变气质，终于舍弓马而事诗书。这

种文化认同，从心灵深处、民族精神上改变着移居汉地的色目人及其家族。所有这些，只有在色目人物传记中才能真切感受。 

从传记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的出现，拓展了传记文的写作内容，促使传记文体发生新变，展示出新的面貌。 

（一）传记文内容的拓展 

传记文作为叙写传主一生行实的文体，除了记录传主生平及其自身承载的文化意蕴之外，还涉及当时的历史图景、社会生

活、人情礼俗、道德评判等多方面。 

色目人来自西域，具有与汉人不同的族群归属、成长经历、思想观念。作传者对色目人家世族望的书写，展示了元代各民族

多元一体的状况；对色目人归附之事的详细书写，揭示了蒙元统一各部的过程；对色目人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书写，描绘了不

同于汉人的人生画卷。这些内容的书写具有时代性与特殊性，这是以往的传记文所没有的。 

除此之外，色目人的传记文中还记载了西域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如土土哈的传记文中写道：“有山曰玉

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辄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产宜

马，富者有马至万计。俗衽金革，勇猛刚烈，盖风土使然。”45描绘玉理伯里（今伏尔加河流域附近）的自然景象、一马平川的

草原景色与服饰风俗。燕只不花的传记文记录了辉和氏的风光：“辉和氏列城五，锡勒沁城尤岩崄，北连沙迹，南抚诸羌。”46

亦都忽立的传记文写道：“西北人材率雄杰悍鸷，尚武而嗜杀，意者天地劲气攸萃耶？”47伯行的传记文说：“伊凉之西，沉鸷

悍刚。挽强策良，乐其腾骧。”48 三旦八的传记文说：“西夏人，自幼警悟，博达载籍，淹贯韬钤，善剑术骑射。”49 这些都刻

画了色目人勇猛善骑射的人物形象。《枢密句容武毅王》写到善制黑马奶的色目人：“其俗善刍牧，俾掌尚方马畜，岁时撞马湩

以进，其色清彻，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剌赤，盖华言黑也。”50这些都是传记文中所记载的有关西域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

人情、风俗习惯。 

色目人的传记文，无论是对其家世族望、归附之事、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记叙，还是对西域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

风俗习惯的描绘，都丰富了传记文的写作内容，拓展了传记文的写作维度，增加了传记文新的质素。 

（二）传记文文体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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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潘昂霄的《金石例》是第一部专门研究碑志（刻）文体的专著，撰者“取古昔碑碣钟鼎之文，提纲举要，条分类聚，定

为十卷，名曰《金石例》”51。卷一至卷五述碑碣铭志之起源、功能等，卷六至卷八以韩愈所撰碑志为例，提纲举要，条分类聚，

说明碑志中家世、宗族、职名、妻子、安葬日月等的写法。书中归纳义例，总结做法、用语，标为程式，对于碑碣制度，碑刻文

字的体式、做法做了详尽的归纳与揭示。元代杨本在《金石例序》中写道：“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铭志之式、辞义之要，莫

不仿古以为准，以其可法于天下后世，故曰例。”52应该说，在元代之前，传记文体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写作范式。元代色目人传

记文也大体遵循这一范式，内容是叙述传主的家世、生卒、科名、仕履，兼及家庭、儿孙，或突出其事功，或表彰其德望。但为

适应写作内容的需要，元代色目人传记文对这一范式也有突破。传记文文体的“发展和变化是在大众追求程式化和著名文学家

追求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范式的构建和突破是相辅相成的”53。《史》《汉》传记成就突出，唐宋文章大盛，在这样的文学

史背景之下，元代传记作者为写好传记文，求新求变，破体求新，寻求新的突破。色目人作为新的传主类型的出现，本身就使传

记文展现了新的风貌。为色目人作传，色目文化观念自然会带入传记文，使元代传记文在文化精神上也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特

点。适应不同传主特点，采用不同写作手法，手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奇文传奇人奇事，使传记文具有传奇意味。 

结语 

以元代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一方面，在内容上呈现出鲜明的异域特色，在形式上为适应独特内容而引入多种写作手法，

展现出新的文章风貌；另一方面，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彰显了元代文人破体求新的文学追求、对元代多民族士人的文

化认同及其所体现的大元气象。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存在，它给中国传记文学带来了新变。从内容，到写法，到风貌，

以及体现的精神，都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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